
! ! ! !为了扩大生产，陈振夏一方面
克服各种困难，刻苦钻研，设计制造
了制蜡机、编芯机、打捞工具等设
备，另一方面，号召工人一不怕苦二
不怕累，以人力替代机械，双管齐下
增加产量。对此，《解放日报》曾作过
生动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工人分
两班，摇动巨大的绞盘，一炷香功
夫，转流一次。摇把工人非常卖力，
他们还笑着唱着。炼油使用老式的
单独釜，只有大小两套炼油设备，装
锅、烧火、出油、分蜡，全部是手工操
作，艰辛劳动……但为了早点打跑
日本鬼子，工人们再苦再累也心甘，
也乐观。
短短几年，在厂长陈振夏和工

人们的艰苦奋战下，年原油产量由
红军接收前的!!吨，增长到"#!$年
的%&'#吨，相当于%#()年前%!年的
总和。
延长石油厂渐成规模，汽油、煤

油、柴油、蜡烛、擦枪油、油墨、黄油、
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
前线、后方，运往党中央、中央军委、
边区政府，运往部队、学校、机关、团
体等，保证了军车的行驶、机器的转
动、枪机炮膛的润滑，点亮了无数的
马灯、油灯，印刷了《新中华报》、《解
放日报》以及大批书籍、宣传学习材
料，为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席题词两次表彰
延长石油厂赢得了“功臣油矿”

的美称。厂长陈振夏的名字也传遍
了延安，传遍了边区。同时也传到了
毛泽东的耳中，引起了他的关注。

%#!*年春，中央军委召开技术
人员座谈会，陈振夏汇报了延长石油
厂的工作，中央领导十分满意。毛泽

东接见了他与顾光、徐文杰等人，亲
切地询问他的出身、经历，赞赏他从
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行动，称赞他
努力开采石油使延安大放光明。

+#!!年)月%日至)月&)日 ，在
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
会上，边区政府向陈振夏颁发了“特
等工业模范工作者”奖状，以资鼓
励。

)月&&日，毛泽东亲笔为陈振夏
题词：“埋头苦干 为陈振夏同志
书”。毛泽东的题词写在一方白色细
布上。
同一天，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

欢迎与会代表。毛泽东出席招待会
并作了《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
工业化的》演讲，讲话中表扬陈振夏
说：“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
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
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
会上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工厂

职工代表大会宣言》，号召边区的厂
长、工程师、技师及全体职工，向特
等工业模范学习，其中有一段内容
是关于陈振夏的：要学习石油厂厂
长陈振夏同志，他埋头苦干以身作
则，关心工人生活，注意职工教育，
亲身参加生产，虚心向群众学习采
石油的技术，恢复旧井，打出新井，
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

'月底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发
表了陈振夏先进事迹的专题报道，
赞扬他“对本身业务非常尽职，终日
不倦”，“把专门的技能与群众的伟
大创造结合起来，从来不以技能自
私，从来没有门户之见”。

当年%&月下旬，陕甘宁边区劳
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开幕，

评选出新一届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
工作者。陈振夏榜上有名，再次被授
予“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称号。
颁奖会上，边区政府领导把毛

泽东题写的“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的劳动英雄致敬”的奖状发给了他，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题词表彰陈振
夏。%#!)年%月%,日，毛泽东在大会
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
告-肯定了陈振夏等英模“有许多的
长处，有很大的功劳”、起了“带头作
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

“埋头苦干”精神永在
"#!)年&月，陈振夏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此，他的干劲更足了。在毛
泽东题词的激励下，他加倍地埋头
苦干，带领干部工人多出油，多出石
油产品，改善边区人民生活，支援八
路军、新四军，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
的胜利。
可是，蒋介石表面和谈，暗地里

却准备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
毛泽东洞察其奸，号召解放区军民

加紧生产积极备战。陈振夏踊跃响
应，带领工人冲破重重封锁，从张家
口、承德一带运回大量的管线器材，
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又打成五口油
井。据《延长文史资料》载，“钻速之
高，交井之多，创自打第一口井至今
(#年来的最高纪录”。
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

犯陕甘宁边区，从三面合击延安。我
军遵照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于"#!'

年(月"#日主动放弃了延安，延长也
落入了国民党军队手中。
上级指示延长石油厂“坚壁清

野”，使敌人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眼看吃尽千辛万苦树立的井架

被推倒了，正在出油的油井被填平
了，机器设备也被拆卸分散隐藏了，
工人们舍不得，陈振夏更心疼，但还
是不折不扣执行了上级命令。他用
毛泽东放弃延安的道理说服自己，
说服大家：毛主席讲了，要用延安调
换整个中国，我们暂时把油厂拆了，
不久的将来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
油厂就永远是我们的了，而且还要
大发展，所以说，这是以小的损失，
换取大的彻底的胜利，是一本万利！
油矿里所有的东西通通坚壁清野，
连一滴油、一支蜡烛、一寸管子、一
颗螺丝钉，也决不给敌人留下！
他组织全厂干部职工，并发动

家属参加，抢在撤离前将油井填塞，
井口犁平，把机器设备以及汽油、煤
油、蜡烛等制品，硬是用人力背、驴
子驮，日夜不停地转移，有的藏进山
洞，有的埋到地下，有的沉入水底。
一台三吨重的蒸汽机，!,多个人花
了整整一天时间，一步一步地推拉
到段家河藏匿起来。

陈振夏相信毛泽东的神机妙

算，我军很快会打回来，坚壁清野时
就已作了恢复生产的准备，记录了
机器设备隐藏的确切地点，还逐一
做上了暗号。
果然时间不长，黑夜就过去了。

当年冬天，延长收复，陈振夏的身影
重又出现在了石油厂里，又是埋头
苦干。不过二三个月时间，遍地野
草、断壁残垣的矿区，重又井架高
耸，汽笛鸣放，机器转动。“多出一桶
油，等于节省.,头毛驴和.,个运输
工”的口号深入人心，体现在每个干
部职工的行动上，他们都像自己的
厂长那样埋头苦干，以苦为荣！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央从延

安抽调一大批优秀干部支援新解放
的地区。陈振夏也在其中。+#!.年春
回大地时，他依依惜别了埋头苦干
了近+,年的延长石油厂，奔赴新的
战斗岗位。
解放后，陈振夏带病先后在河

北石家庄农机厂、石家庄动力厂和
保定机床厂任副厂长、厂长，为社会
主义建设继续奋斗，直至+#'&年退
休。+#.+年.月&+日陈振夏病逝，享
年'.岁。他生前曾任河北省第四届
政协常委、保定市第四届政协副主
席和崇明县第五届政协常委等职。

陈振夏虽然已经与世长辞，但
他的英名一直留在延长石油工人的
心中，他的“埋头苦干”的精神，一直
鼓舞着延长石油厂的干部职工艰苦
奋斗。如今，当年的延长石油厂，已
经发展成为省属国有大型企业———
延长石油集团，成为国内拥有石油、
天然气勘探开发资质的四家企业之
一。陈振夏泉下有知，定会感到无限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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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夏：毛泽东两次题词表彰的崇明人（2）
! 陆茂清

" 毛泽东为陈振夏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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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到底出了什么事

又一日，收工早，袁朴生踱步至附近金刚
山上的光明寺。正是四月的光景，樱花在四周
开得如雪如梦。袁朴生看得呆了，一时恍惚，
不知身在何处。想，自己若是个文人骚客，断
不了会作些诗文，而一个壶手，做来做去终是
一把壶而已。对着一棵开得妖娆的樱花树说：
若有下辈子，袁某断不做壶手了，也弄个文人
当当！
在寺前买了香火，刚踏进寺庙，

便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影，那是美智子
正在对着菩萨祈祷。他刚想退出，美
智子却看见他了，一声柔柔的“袁
桑”，便让他心头一热。细细一看，发
现美智子脸上挂着两行清泪。便用不
连贯的日语问道，何故哭泣？莫非有
人欺负弟妹？美智子摇摇头，说，袁
桑，你进去吧，愿菩萨保佑你。
袁朴生进了香，于菩萨前虔诚下

跪。他先是求菩萨恕罪，自己万万不
该有倾慕徒弟之妻的念头。然后，闭
上双目，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慢慢
地，铿锵窑场，莫水蓉、陶半坡、武
小够、甚至西门寿之类，一一从心头浮起。
而莫水蓉的眼睛里，一半眷恋，一半哀怨，
说，朴生，你答应我的，最多不过几个月就
会回来。

回来又如何？他心里想。你只怕更不会
嫁与我也。远隔着大海，有些事情袁朴生反而
看得更清楚了。突然想到，莫水蓉对他的态
度，一直忽冷忽热的，其背后似乎有一只无形
黑手在掌控着呢。
这天半夜里，袁朴生在睡梦中被一阵窸

窸窣窣的敲门声惊醒。他起来开门，撞进门来
的竟是美智子。她身上带着一股寒气，面色苍
白，云鬓纷乱的样子让袁朴生一时不知如何
是好。他将她拦在门口，决意不让她进屋。问
她出了何事，她却双唇紧闭，一言不发。半晌，
说，袁桑为何不让美智子进屋，既然心中无
鬼，何惧半夜敲门呢？袁朴生迟疑着说，到底
出了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美智子凄
然一笑，说，只怕等不到天亮，美智子就会被
一个人气死。袁朴生心下明白了几分，身体像
一扇门板一样站得直直的，声音也带了些僵
硬，说，弟妹，男女授受不亲，此乃古训。何况

夜半三更，你我二人私下晤见，让我袁某如何
做人？万一伤了我师徒感情，玷污了三岛家族
的门楣，袁某就是跳进大海也难以洗清啊！
美智子哀怨地看了他一眼，突然调头而

去，走下台阶时，一个磕绊，她像一根木头一
样沉重倒地。袁朴生不由地大步前去将她扶
起。隐约间，他闻到一股咸咸的腥味，手一摸
她的额上，黏黏的全是血。美智子身体发颤，

紧紧地抱住他，说，袁桑，救救我。袁
朴生手有些软，还是挣脱了她，在黑
暗中穿过走廊，摸到古子樱的卧房，
敲门不应，便将门推开，古子樱竟然
不在。这时，他的腰被一个人从后面
抱住，回头一看，喝得醉醺醺的古子
樱正呲着牙冲他直笑。他一把将古子
樱掰开，顺手掴了他一记耳光。骂道，
狗东西，整夜喝酒，太不像话了！

鲤江高寿无疑是袁朴生最满意
的徒弟了。

他很勤快，每天一早就提前上
工，替师傅煎开一壶茶，自己温习几
页汉语课本，就开始干活。他打的泥
片，袁师傅说每天都有进步，是的，

把前一天打下的泥片比较一下，鲤江高寿自
己也有小小的成就感。一天他问袁师傅，什
么时候可以教他打泥片以外的技艺呢？袁师
傅取过一张纸说，有一天你打的泥片能够像
这张纸一样厚薄均匀，我就教你下一步的技
艺。鲤江高寿就把那张纸揣在怀里，每天把
打下的泥片跟纸比较。唉，做一把急须真不
容易哪！鲤江高寿不爱管闲事，但他隐隐发
现袁师傅心情不太好，起先他以为是惠子的
缘故，他知道袁师傅并不喜欢惠子。但惠子
一直缠着他。后来惠子跟衫门昂立的关系公
开了，袁师傅应该解脱了，但他好像还是不太
开心。鲤江高寿敏感地捕捉到是美智子的因
素。他有些害怕，袁师傅竟然喜欢美智子，这
可不太好。袁师傅可能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
了，看得出他在竭力压抑自己。而三岛雄夫，
他的表哥，就是被袁师傅叫做古子樱的人，他
总觉得此人抱负远大，做事干练，但内骨里却
有些阴毒。他刚来的时候，三岛雄夫就嘱咐
他，不要暴露他们之间的表亲关系，而袁师傅
每天说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都必须及
时地向他汇报。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 ! ! ! !$#突然总理来了

《蓝桥会》讲的是韦郎宝与贾玉珍相约三
更时在蓝桥相会，哪知贾玉珍被公婆纠缠，不
能按时赴约。然而韦郎宝守信，不见不散，苦苦
等待，不想山洪暴发，韦郎宝依然抱桥等待，不
幸被淹身亡。翌日贾玉珍闻讯赶到蓝桥，投水
殉情。此剧歌颂爱情的忠贞，被选为《婚姻法》
的宣传剧目，剧中的“兰桥调”得以传世。《种大
麦》是生活小戏，讲的是小夫妻俩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每日种大麦。男的用一把锄头翻地，女
的背一只编筐播麦种。丈夫唱“我挖一个塘”，
妻子唱“我播一粒种”，丈夫在劳动中逗妻子，
妻子则回敬丈夫，表现了夫妻情趣及劳动的快
乐，边唱边舞，唱的是“种大麦调”，舞的是翻地
播种，充满生活气息。追溯艺术起源，都说劳动
创造艺术，《种大麦》则是此论的最好诠释。演
出时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都来看了。毛主席说：“《种大麦》有歌有舞很
好，就是缺少矛盾冲突。”
不久，评奖结果出炉了，筱文艳获演员一

等奖，何叫天、武筱凤获演员二等奖，杨占魁、
顾少春获演员三等奖。

+,月 +!日大会结束，周恩来总理发表了
长篇讲话。筱文艳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总理这样
一段话：“我们的政治地位都提高了，但是今天
有许多事情与我们的政治地位不相称。戏曲也
是这样，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在总
理的这段话下面，她画着红杠，眉批处写着：总
理，我知道一等奖只是个起步，艺无止境，我会
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地攀登。
筱文艳和周恩来总理前前后后接触过二

十多次。总理到上海时，她陪总理看过戏、跳
过舞。她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
全国政协会议，也到总理家里吃过饭。刚开
始，面对总理时，筱文艳既敬佩，又紧张，总带
着仰视的目光。后来接触多了，感受到总理对
她无微不至的关怀，除了钦佩之心外，她总忍
不住觉得总理像是娘家人，于是产生了浓浓
的乡情，浓浓的亲情。

筱文艳第一次见到总理，颇
有些戏剧性。那是在第一届全国
戏曲观摩大会期间，报到后她刚
入住招待所。有一日，她在楼下洗
衣服，嘴里哼唱着《种大麦》的唱
词“小麦生来面皮黄，冬腊月里受

风霜。正三月里起身长，四五月里收上场”，边
唱边在脑海里展现出一对小夫妻的劳动场
面，这叫“默戏”。突然耳闻有人叫“同志”，她
抬头望，但见一个中年男子冲着她走来，微笑
着问她：“盖叫天先生住在几楼？”筱文艳不经
意地随口回答：“盖先生住在二楼。”“听说他
昨天发烧了，我来看看他。”那中年男子边说
边往楼上走，筱文艳忙说：“他昨天发烧，今天
好了，我看到他出去了。”那人一愣，向筱文艳
道了声“谢谢”便走了。筱文艳望着那人背影，
突然觉得那眉眼、那笑容，好像在哪里看到
过，但是一时想不起是谁。事后，她问于伶：
“刚才来看盖先生的是谁呀，这么面熟。”于伶
吃惊地看着她说：“那是周总理呀，怎么，你连
周总理都认不出！”筱文艳一听，拍着大腿，连
说两声：“没得命！”“没得命”三字是标准苏北
口语，带有着急、后悔之意。
于伶对她说：“没关系，机会还会有的。”

果然，机会不久就降临。那是淮剧团进中南海
演出时，那天筱文艳卸妆后同大家一起吃夜
宵，突然总理来了。总理一来祝大家演出成
功，二来表示对大家慰问。

只见他一步步向筱文艳的桌前走来，筱
文艳这次不会认不出了，急忙起身，迎上一
步，握住总理的手向他问好。总理已经在舞台
上认识筱文艳了，所以握着她的手就问道：
“文艳同志，你是哪里人呀？”筱文艳说：“我是
淮安人。”总理高兴地说：“咱们是老乡呢。你
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筱文艳回答：“住在乡
下。”总理又问：“哪一乡？”“车桥东乡。”总理
听后则自我介绍道：“我是住在城里，不过四
十年没有回去了，你代我向乡亲父老问好。”
自从总理认了筱文艳做老乡，筱文艳同

总理的来往就多了。有一次总理到上海，他把
筱文艳接到住处，询问她的工作情况，之后问
她入党了没有？筱文艳不好意思地回答：“还
没有。”总理没有展开谈她入党的问题，但她
从总理的目光中似乎读懂了总理是希望她早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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